
陆帆笑了笑，接着说：“第五，我
要知道张亚平的举动，好吗？”

“好。你不是要顾海涛的消息吗，
他今天中午和庆丰科技公司的人吃
饭，那家公司就是于志德的二奶开
的。她叫张庆，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
张平，一个叫张丰，张丰还在上研究
生，所以主事的就是她和大弟弟张
平，姐弟俩感情不错。”

“他们约在哪儿？”
“美凯达酒店。”

顾海涛根本没有想到陆帆会来
找他，而且就在他现在所在的美凯达
大酒店。

“陆总，到底有什么发财的好事
儿啊，说出来让兄弟听听。”

“晶通项目大约一共 7 个亿，赛
思与SK正在暗暗较劲，瑞恩这几年虽
然也小有规模，但想上个大台阶，肯
定要盯上这块蛋糕，你是主力销售，
单子安在你的头上，你估计能拿下多
少？”

“陆总，”顾海涛嘿
嘿一笑，“我怎么能估计
得到。”

陆帆叹了口气：“我
是瑞恩出来的，你现在是
瑞恩的主力销售。不是我
卖个老前辈的姿态，海
涛，我是真的能帮得上
你，这才来找你。也许，这
就是人吧。”

顾海涛不出声地听
着，陆帆到底搞什么鬼？
陆帆接着说：“晶通这笔
生意，我们只打算做 5个亿，另外 2个
亿，里面一大部分是售后开发服务，
我们打算分出去。”

“什么？！”顾海涛先是一惊，继而
一喜，接着又疑惑起来，“赛思的人头
贵，售后服务的成本高得离谱，分出
来包到外面是不新鲜，不过那也要等
拿下项目来扒层皮再包出去啊。怎
么，你们吃不下？”

“吃得下，”陆帆用手捏了捏，做
出数钞票的模样，“但是我说它吃不
下，它也就可能吃不下。”

顾海涛释然了，难怪他巴巴地找
了来，原来是想从 7 个亿里分出一部
分好处，2 个亿啊，这可不是小数目，
何况还有 3 年的后续服务。可是天上
不会掉馅饼，陆帆为什么找上了他？
陆帆瞄了他一眼，说：“要是别的公
司，我还真不敢给它。可巧我是从瑞
恩出来的，瑞恩部分产品又合适，这
一来有些事就好操作了，二来也不会
惹闲话。但是这事儿也有不好的，你
心里应该有数。”

“行，”顾海涛一拍大腿，“您开个
价？”

“我要四六分，”陆帆说，“我四，
瑞恩六。”

“陆总，你也太黑了，2 个亿说起
来很大，实际利润能有多少？您这样
我怎么和上面交代？”

“你一定有办法的，”陆帆面无表
情地说，“我们联手，瑞恩的利润你想
办法去谈，至于好处，我的四里面再
单独分一分给你，怎么样？”

“真的？”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酒吧。陆帆和张亚平对面而坐。一个
瘦小的戴着一副眼镜的男人不停地给他
们倒酒，陆帆呵呵一笑，指着他说：“张总，
你这个助手真是不错啊。”

“呵呵，”张亚平说，“你那个小姑
娘不是挺好吗？”

“她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陆帆说，“关键还不是她，有些人仗着
自己家里有点势力，不服管不听话，
张总，你说像你我这样的人，什么时
候靠裙带关系吃过饭？我们都是靠的
自己，要不是看在你们石家庄某些领

导的份上，我立即开了
他。”

张亚平没有说话，
李忠小心地说：“您是说
周祥？”

张亚平盯了李忠
一眼，李忠不开腔了。陆
帆说：“不是他还有谁，
不过没关系，我早晚把
他踢出去，凭他想留在
赛思中国，那是做梦！你
不知道，就为了没有把
晶通安在他的头上，他
跟我闹得没完没了，表

面上相安无事，暗地里较着劲呢。”
“哦，是这样，”张亚平笑，“那就

该杀杀他的锐气！”
“我杀了就杀了，”陆帆说，“他不

就是靠着姐姐才有今天吗？这种人没
有用的，无所谓。”

陆帆佯装出醉得不行的模样，提
出回宾馆休息。张亚平让李忠送他到
宾馆房间。

等李忠一走，陆帆缓缓睁开眼，
从床头取出一支烟，慢慢地点上。突
然，叮铃铃，电话声响起，陆帆从睡梦
中惊醒，接听了电话：“嗨，老板！”

何乘风说：“我告诉周祥你不喜
欢他，他很不高兴，等回了北京我安
排SK的人与他见面。”

“好的。今天要见的人我都见了，
上午我见了李才厚，安排他留意晶通
以及 SK、瑞恩和代理商相关人的行
动。下午我见了顾海涛，他对我们要
分出去两个亿的事情完全相信了，以
后联手不是问题。晚上我见了张亚
平，把和周祥不和的消息透露给他。”

何乘风说：“雷小锋已经把云海
做的市场方案发给我了，看
来这位新的大项目总监很
卖力啊。”

邹区长颔首含笑，说道：“如
今很多道理不能拿上桌面，但却行之
有效。譬如为官讲究养气：官气、书
生气和义气。官气就是能服众，遇到
大事时能镇住场面；书生气就是在知
识结构和政治视野上能跟上时代；义
气就是上能让提拔自己的领导放心，
下能赢得同僚、下属和民众的信任。”

乡村干部感概说：“说到底，
还是一句话，朝中有人好做官。你再
能干，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要是有
能力就能成功的话，那满大街都是成
功人士了。依我看，机遇才是最稀缺
性的资源呢。”

茅大师嘿嘿一笑，语气森然诡
异：“历观古往今来，盛世只有人才，惟
乱世才有英雄。每逢帝星晦暗中枢衰
微，所谓英雄才开始磨刀霍霍，揭竿于
草泽。小则游行罢市，大则起兵作乱。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日盗贼明日神
圣，人心习俗惟强是崇。”

我听这大师所言的确有些门道，
看来并非浪得虚名，于是也开口说道：

“不过当今之势，大泽舞
龙蛇，身怀大志的人物
顺势而起，在没有游戏
规则的市场上纵横捭阖
浮沉起落，终有一批人
能够成就大业，世称财
富英雄。”

茅大师鼠眼精光
一闪，“事不同而理同，
势不同而道同，权不同
而术同，难得小兄弟知
晓圆融通达的理数。”

俞悦一脸似信非
信的古怪表情，“要是
命运早就安排妥当，那活在世上的人
再怎么折腾，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阵凉风自林梢掠过，几片落
叶飘然而下。桌中人一时间沉默无
语，感受着天地所蕴涵的无限造化玄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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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守节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中
纪委的两个大员按住并拿下的。当他
坐在两个大员中间，看着车窗外缓缓
向后移动的熟悉的街景，市府大道两
旁那些浓密的梧桐、长安街拥堵的车
流，表面兀自镇定，心中却七上八下。

他几乎可以断定此劫跟奥驰中
心有关，自从介入这个项目并左右其
命运走向以来，各方势力都盯上了这
块肥肉，不断有各路关系找上门来探
口风，走门子，尝试切分蛋糕的可能
性，有些人背景、来路都不能轻易得
罪，所以他也委婉客气，表示即使这
个项目不能关照，今后也会在别的项
目上格外开恩。京畿重地，处理好那
些权贵关系是为官的头等大事。

官场其实也是一个交易场，跟
商人不同，商人玩的是赤裸裸的物物
交换、金钱游戏，官人玩的是人力资

源交换的关系游戏，划好线跟对人是
基本功，位置越高掌控的干部越多，
也就越能玩转关系。他自忖自己在奥
驰中心项目上并没有直接获取经济利
益，没有人能在这一点上扳倒自己，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女人了。

好色，是马守节的软肋。在企
业当头儿的时候，马守节最初的业余
爱好是夜总会莺莺燕燕、打情骂俏的
消遣，官当大以后再去那些场所就不
太方便，何况职业小姐那股为钱献身
的“行活儿”经历多了成为例行公
事，就跟平时开会做报告一样味同嚼
蜡。

后来发现很多女人主动往身上
靠，刚开始他也以为自己成熟男人的
魅力使然，但很快就顿悟过来，明白
不过是另一种交易，就坡下驴弄了几
回，他很快就成了个中高手。

当他们的车拐进一个有卫兵站
岗的灰墙小院，进入看起来好似一个
简陋普通的政府招待所带套间的客
房，马守节终于意识到他的“双规”

生活正式开始了。
等马守节在靠窗的

沙发椅上坐定，一位负
责 人 主 动 倒 杯 水 递 给
他，然后坐在对面很客
气地抛出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
吧，您也知道双规是件
严肃和慎重的事情，要
是没有什么证据也不敢
请您到这里来。不过还
是希望您能主动些，如
实聊聊您在任上有什么
出格的事情。”

马守节端起茶杯的手有些微微
颤动，“我管的这块工作是很多人眼
中的肥缺，比如奥驰中心这一个项
目，上上下下盯着的就有无数家，而
且都是通天的背景关系。这些人的钱
我可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收过，但吃
吃喝喝场面上的应酬确实不少，我知
道这些超标的消费行为都是违反纪律
的，但我也是不敢得罪这些神仙
哦。”说着他抬眼偷偷瞥一眼对方的
脸色，却仍是冷冷的矜持着不动任何
声色。

奥驰中心项目的原建设方葛氏
兄弟为了重新拿回被政府拍卖的地
块，曾经私下送给马守节一个公文密
码箱的礼金，估计至少有百八十万。
马守节没敢收，当面就让他拎回去
了。后来接到个匿名电话，说是在某
某酒店拿到了马守节搞女人的证据，
要他在奥驰中心项目归属权上仔细掂
量一番。马守节当时就有些恼怒，觉
得葛达裕整这套下三烂的伎俩实在是
上不得台面，幸亏当初没有跟他搅和
到一起，老玩这种不入流的
江湖套路怎么能成大的格局
有大的发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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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经常去河边的那个茶馆，对
茶馆边那柳便有了特别的情愫。

这个茶馆简陋质朴，初看就像一家
农户，背街临河，可以想象来这儿喝茶
的人不多，所以不像其他的茶馆人多闹
杂。喜欢清静的我偏偏就钟情这里，常
常邀一帮文朋诗友来此喝茶聊天，仿佛
这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因
为这个茶馆，也因为伴我们一起成长的
这棵柳树，让人有一种远离城市的喧嚣
和亲近大自然的感觉，茶馆自然就成了
栖息我们心灵的好去处。

特别是在春天，一场淅淅沥沥的清
明雨过后，不经意间，桃红渐褪的河岸
上，湿润的柳梢绿了。真是：“晴光暖照
里，弱柳扶风，秀色正嫩，千般婀娜。”如
果这时坐在这个茶馆里，泡上一杯浓浓
的茶，面朝清清的河面，任微风轻拂，那
将是“落花满春光，疏柳映新塘”的境界！

今年清明节前的夜晚，陶醉在郑愁
予浪漫诗句里的几个文友，似醉非醉，
一改以往常去的光怪陆离且灯影迷离
的 OK 歌厅，因为我，他们不由自主地
来到了这简陋朴实的茶馆品茶。这里

“吹面不寒杨柳风”，在明月的映照下，
不惹眼的茶馆竟显如此宁静而雅致，特
别是那柳，更显得婀娜多姿，像一位娉
婷的姑娘婉约动人。在这似乎远离了
喧嚣的城市的边缘，在这远离了浮躁的
另一个天地里，大家尽情地谈笑、聊天、
朗读着久违了的诗句。

记得一位漂亮的女诗人即兴吟诵
了这首名叫《寻觅精神家园》的诗：

我们习惯栖息在城市中心
寻觅宁静致远的去处
脚步不自觉迈向城市边缘

文学火花在这里迸发
艺术光芒在这里闪烁
时光像小马车
载着钟情文学的你和我……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喜欢一个人来

到这里，泡上一杯茶静静地坐坐，抛开
所有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尽情地感受这
难得的清闲。我喜欢梳理脑海中的人
和事，常能捕捉到文学艺术的火花，只
有这会儿，我才能真正走出了烦人的尘
世，不再为名利得失所累，悠闲地心甘
情愿地将自己置身于茶一般恬淡的人
生境界中。

春天，我乐意面对清清的河面，聆
听声声鸟鸣，看着那发青的柳枝，常会
情不自禁地吟诵贺知章的诗“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夏天，我面对
那一泓秀水，一池荷花，几只蜻蜓，让我
在圆荷滴露的想象中，吟诵着白居易写
柳的诗：“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
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
风。”秋天，伫立在菊香的淡淡中，看着
眼前这有些变枯的柳，我又想起李商隐
的情怀：“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

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
蝉。”冬天，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对那
如饱经沧桑老人的眼睛深陷般的河面，
看见那早已变得光秃秃的柳枝，心中不
禁感叹道：“柳，留不住的是光阴，恰是
人的青春啊！”正如罗隐的诗所写：“一
簇青烟锁玉楼，半垂阑畔半垂沟。明年
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卒未休。”“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啊，
年年岁岁柳何曾变化？我似乎看见一
丝丝新芽正在柳枝间冒出……

有人说，这棵柳有点像当代生活中

的一位时尚美女，让来这里喝茶的人对
她一见钟情；也有人说，这柳像是从古
代的《诗经》或唐诗宋词中走出来的女
子，仿佛要把人带入远古的遥想之中；
其实，这柳它更像一位智慧高深的老
者，你无论什么时候来，他都以一种同
样的姿势站在那里等你，迎接你，朴实
无华，和蔼可亲，永远含着真诚而谦和
的笑，哪怕只有清风，明月，一杯茶，但
足以让你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河边的柳，就这样被诗点缀得浓浓
的，也被茶泡得淡淡的！

一连几天，媛媛都打凯丽服装
城那儿走，就想看看那条花裙子，想
买极了！可她不想对后妈说这事。

早上，媛媛对爸说：“爸，后天学
校搞活动。老师说，每个人要买条
裙子。”

爸没说话，后妈先开口了：“要
多少钱？”

媛媛说：“大约一百多块钱吧。”
后妈吃惊道：“一百多块都够买

两袋大米了，这么贵呀！”
媛媛马上觉得心里好悔，不该

提这事，小声哭起来。
后妈听了，说：“哎媛媛，你也这

么大人了，我说一句你就哭？一百
多块给你买裙子，全家这月还吃不
吃饭了？”

媛媛不想听，要是自己的亲妈
妈，肯定不会说这话。她气呼呼地
跑出门去，也不想去学校，刚哭过的
脸，不好见同学老师，就顺着街道往
前走。

从早晨走到傍晚，不知走到哪
儿了？脚下咋越走越高？迎面还吹
来凉爽的风？媛媛抬眼向前一看，
山崖下竟是无限向往的母亲湖水
库！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上几
次要去母亲湖春游，老师都没有批。

看着蓝色的湖水，媛媛有点害
怕起来，回过头，又往市区走，越走
越觉得饥饿难耐。

她走到一家烤饼店前，觉得烤
饼的香味简直好闻极了！摸摸口

袋，口袋里一分钱也没
有。媛媛泪汪汪地站在
墙根，看着那个烤饼大
妈从炉膛里铲出一个个
喷香的大饼来。

那个烤饼大妈对媛
媛看看，问：“小姑娘，你
饿了吗？”说着，铲出两

个又脆又香的大饼，说：“吃吧孩
子。”

媛媛接过饼，没吃，先是哭了。
说：“谢谢您大妈！可是……我，我
没钱。”

“没钱没关系，你吃。”那烤饼
大妈很大方，又去拿个碗给媛媛倒
了一碗水，叫媛媛放心吃。

媛媛一会儿就吃完两个大饼。
那烤饼大妈问她怎么饿成这样，媛
媛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她，并一
再感谢烤饼大妈，说等她读了大学，
一定要来报答她。

那烤饼大妈笑笑，说：“孩子，你
既然这么懂事，还是应该先感谢你
的后妈。我仅仅是给你两个烤饼一
碗水。想想看孩子，你后妈养你这
么多年，她给你做了多少顿饭哪！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大妈说的“养”字，倒让媛媛听
在耳朵里。一个“养”字 ，好像要包
括很多很多，给你饭吃，给你衣穿，
给你呵护，给你上学等等。虽然是
后妈，可她哪一顿也没少我吃饭
呀？今天才半天不吃饭，就饿成这
样，妈死了七八年了，要是后妈不给
做饭，我不早饿死了吗？……

媛媛想着，慢慢往家走着，走到
天黑，走到门前的路口，忽然听到街
巷里传来后妈的喊声：“媛媛！你在
哪儿！”

媛媛一听，眼泪就流出来了：
“妈……”

夜的光暗淡了，可你却在
阴影里看玩尘躁的浮游，遗风都
已殉葬在丑恶的死墓里，沿着年
代的缝隙能够感知古远。清凉
的吹拂，可以是醒彻的认知。

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重。
那长啸而来的风是否有些

傲慢，怎也不愿吹醒迷眠的梦
人。你用栏杆让它停步，迎来的
更给你不小的惊奇。无声的触
摸甚是告诫，放去吧，如你一样
的虚幻。

你的浮生。
看有多少世事种植在历史

的厚书里。翻阅你的风，不知
你是哪座雕像，竟用默默两字
变你做千年化石。然后云烟散
尽，有你无你都不重要。不知何
为悲哀。

永远的风骚。没有。况你
是凡人。

壁野无屏障。眼前尽是黄
沙飞扬。你可贪婪于自然的美
丽，咫尺风光，忘却贮藏的烦
恼。长久地给世界以伪饰。并
在此彷徨。但，梦痕依旧……

因为浮生虚幻，因为虚幻浮
生。无法把握的你的现存。

徒劳的心思。

昨天不在

虽然，你擎着燃
烧的火把，在极低的
暗夜寻着光明。长长
的路让你不容选择地
历尽曲折，可你不忍

永远凝绝于心的荒漠。极尽寻
找。那一片绿色。

驱逐悲愁的风车。
有时，你在静寂的林中散

步，和相逢的千年石壁对话。沉
默的朋友，并不陌生，只是互会
的投视便能触及心灵的深处。
任何风暴的侵袭都将失去往日
的威慑，可你知道，这仅仅是一
念之隔。不去理会。

站在不高的山丘，沉浸于时
光流逝的冥想。以后的日子，如
果你不在了，残躯将会葬在何
方？混沌的设想。想也没用。
定是——

无意义的断章。
任何生命的痕迹，都会随

着自然的风化淹没在历史的海
洋。曾经存在过。存在过又怎
么样？应该微笑着告别昨日的哀
伤。荒漠的孤烟注定漂泊，当你
拥有广袤的空旷，即便是风你也
相依诉着衷肠。与它一起走吧。
那风，走向幽远的天际，忘却在
世的惆怅。仿佛昨天不在。完
全一个空空荡荡的过往。绿意
朦胧，真实的意境开始浮现。

你挽着风的手，在天地间巡
游。

杨少衡的小说一般都触
及大众关注的社会主题，贴
近当代生活，贴近现实，同时
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评论
家李敬泽曾称:“尽管杨少衡

的 所 有
小 说 都
直 接 触
及 公 众
高 度 关
注 的 重

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
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
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
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
这次杨少衡带来的新作《党

校同学》也不例外，《党校
同学》跳出了所谓官场小说
的窠臼，在作品的社会价
值、艺术性、可读性之间找
到了一个支点。《党校同学》
刻画出三位出身、经历、气
质、性格完全不同的“党校同
学”的形象。通过他们的个
性冲突，作者在小说中提出
了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
点。

南寨又叫保吉寨，是中
原区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
村，位于中原西路中段北
侧，贾鲁河东岸，是郑州地
区保留下来的一个最完整的
村寨。

根据村中老年人介绍，
清咸丰九年（公元 1859 年）

“ 长 矛 反 ” （ 太 平 天 国 运
动）时，由鲁山县教谕宋应
午倡修，当地群众集资兑地
在贾鲁河东岸修建一土寨，
三面环水，即西为贾鲁河，
北、东两面为深沟并与贾鲁
河相通，正南为平地，四周
用土夯筑起寨墙，最高处有
20 多米，一般都在 10 米以

上 。 寨
门 朝 南
开 ， 寨
门 楼 高
两 层 ，
一 层 为

通道，二层内塑有关公神
像 。 寨 内 南 北 长 约 240 余
米，东西宽约 100 余米，面
积约 2.4 万平方米，修建有
临时房屋，以备兵荒马乱
时，周围村庄群众到此避
难，并起名叫“保吉寨”，
寓意永保吉祥。到清同治九
年（公元1870年）郑州暴雨
成灾，贾鲁河发大水，淹没
了在附近深沟土窑洞内居住
的宋氏人家，就搬迁到寨内
定居下来，子孙繁衍，发展
成为宋氏居住的村庄。当地
群众也习惯称此寨为南寨，
因为寨内居住宋氏人家，他
们的先祖原居住在小京水

村，子孙繁衍，人口众多，
为垦荒方便，分散居住，但
都以小京水村为中心起村
名，因该寨位于小京水南
方，故也称南寨。

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
兴 修 水 利 ， 拆 掉 寨 城 楼 ，
砖、木用于水利工程，两扇
寨门也运到了工地上，寨内
居住的群众也迁居到赵坡等
村。之后三年自然灾害，群
众陆续又搬迁回寨内居住，
也将两扇门运回装在原寨门
上。改革开放之后，群众逐
步富裕起来，寨内旧貌变新
颜，楼房鳞次栉比，村容整
洁，群众安居乐业奔小康。
1997年40户村民集资又照原
样将寨门楼修好，并用青石
雕刻集资人名单（功德碑）
砌嵌在寨门城二楼东墙上，
并塑有关老爷神像，以供人
们敬奉。

河边的柳
张儒学

生的感悟(外一篇)

妖妖弄文

《党校同学》
黄 雯

南 寨
朱永忠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
畴。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
的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社区是由聚居
在某一区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形成
的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社会实体。
我们常说，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但
社会往往是抽象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正是在一个一个具体
的社区中从事着各种社会活动的。社区
并不是从人类出现的时候就有的，而是人
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
尼斯在 1881 年提出来的。当时，他主要
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以礼俗为特征
的社会团体。在后来的社会学文献中，这
个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发生了
较大变化，人们更经常的是用这个概念来

分析人类社会的空间与地
域的结构，这样一来，社区
就往往用来意指大的社会
内部，那些以一定的地域
为依托的小社会，即我们
前边说的：聚住在一定地

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体。
另外，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

区。二者虽然都是社区，但也有不同之
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①农村社区居民
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辅之以少量的
副业；城市社区居民职业则门类较多，劳
动分工细致。②农村社区血缘和地缘纽
带是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托，社
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城市社区的社
会关系则是职业纽带起着更重要的作
用。③从组织管理来看，农村社区多带有
居民自治的特点；而城市社区则全部社会
生活高度组织化。④从社会分层看，农村
社区比较简单、缺少社会流动性；城市社
区分层结构较为复杂，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
流动与空间流动性较大。⑤农村社区人口密
度较小；而城市社区人口的密度较高。

生命·感激
刘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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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区
夏 吟


